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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赵秉文写塞上的一首纪行诗。
赵秉文：（1159—1232）金磁州滏阳人，字周臣，晚号闲闲老人。
宋辽金对峙时期，进士出身的赵秉文仕于金朝。曾任安塞主簿，平定州刺史。

他为政宽简，官声很高。闲暇之余，常闲游山水，考察风物民情。对塞上一带风光十
分熟悉。他工诗书画，文人雅兴，胸中百感，自然会吟诗作词以纪行。《塞上》当属此
类作品。这四首诗写的是塞外苦寒之地的边塞风光，民族风情，废城古戍。既有吊
古之情，又有和平生活的怡然自乐。

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疆。克什克腾旗，是
北方各民族群众共同生活的地方，很早就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历史绵长，文明悠远，
是商先民的发祥地。这里北有大兴安岭余脉的延伸，南有燕山北麓的高峰。西拉沐
沦河、白岔河等著名河流流过克旗大地，滋养着这片土地。

有人说，赵秉文的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克什克腾旗白岔川一带的迷人景色。白
岔川古称“玄宫”，白岔河叫做“玄水”。两岸连山，岩画连绵百里。赵秉文是汉人，祖
籍磁州滏阳，磁州县治所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所以他把这一带称作塞上。大漠
无兵阻，穷边有客游。没有战乱，和平生活宁静祥和。一路走来，几十里只见稀稀疏
疏两三户人家。自在无事，怡然自乐，或耕田，或放牧，或渔樵，俨然世外桃源。眼前
风景，一川平地少，四面乱山多。满目乱山，有的高大巍峨，有的起伏平缓。山脚下
的河川里，春日融融，芳草菲菲。山路边水声潺潺，道道飞泉在山涧流泻。水潭碧
绿，河水蜿蜒。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天澄碧，白云悠悠。那云朵在头顶飘
过，投在山坡绿草上的影子，缓缓地滑过山腰。在阳光的照耀下，河水泛着波光。水
光与日光上下辉映，好一派大好河山！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这景象，太契合作者的心境。他为政宽简，与民休
息。几十年没有征战，古戍烽烟已断，鼓角铮鸣远去，百姓是可以享受太平的生活
了。但见年轻的女子，抱着陶罐在山涧清泉中汲水，壮年的男子登上白云深处的樵
路。烟火红尘中，一派和平宁静的桃源美景。走过山坡上的田地边，芳香扑鼻的庄
稼长势正好，丰收在望。一路行来，游兴不减，偶尔采几朵野花簪在头上！作为地方
官，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感觉呢？

天下大定，何其幸运。金朝大定22年，平定县升为州治，赵秉文为平定州刺史，
修筑涌云楼。可见这时候也是政通人和，百姓安乐。因此，作为地方官的赵秉文，才
显得这样安逸闲散，“太平闲檄手，文字付清樽。”公务之余，吟诗作词，寄情山水。从
闲雅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寂寞清寒。“薄宦边城里，经年无客过。”边城乃是荒
寒之地，来往的人不多。天高地迥，举目无亲，内心的苦楚是可以想见的。他官俸微
薄，历仕五朝，自奉甚苦，如同寒士。所好唯有读书而已。“性好学，自幼至老，未尝一
日废书。”他个人的孤独、寂寞之情，投射在塞上雄浑的山水之中，他的情感得到生华
和净化，透出一丝悲凉的气氛，但更多的是一种宁静豁达的情怀。

赏析： 向再春

穷边四十里，野户两三家。

山腹过云影，波光战日华。

汲泉寻涧曲，樵路入云斜。

随分坡田罢，还簪野草花。

塞上
■金 赵秉文

■杜华

水墨画 张立民

李洁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不但人漂亮，头衔也不少：市、

县两级人大代表，市级十大杰出人
物，县餐饮协会会长，宾馆老板……
这些名气可不是白得的。多年来，她
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资助过很多贫困
生，帮助过很多贫困户，做过的好事
数不胜数，因此，她是县里家喻户晓
的知名人物，卓越的女强人。

但再优秀的人也有弱点，李洁的
弱点是爱干净。爱干净本是好事，过
了头就是病。这毛病别人能忍，毕竟
不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可她老公就
不一样了，无法忍受。她总嫌他脏，
他怎么做也不行，一天洗八遍也达不
到她要求，后来男人实在没办法，只
能选择离婚。

相比李洁，臧申就不那么复杂
了。不复杂并不代表就多简单。臧
申的不复杂来自于他的职业。他在
一家物业公司打工，具体工作是吸污
车的司机兼修理工，主要任务是把小
化粪池的污物运到大化粪池进行处
理。当初干这工作时，因他身上总带
着一股臭哄哄的味道，老婆不乐意。
每次回家，老婆都要把他脱下的衣服
放在一塑料箱里盖严，然后催他洗
澡，但这味道总是挥之不去。老婆
说：“不行咱别干了。”他怒斥：“这不
干，那不干，喝西北风呀？”老婆就不
吭声了。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时间久了，

那味道也成了家里的元素，合理化
了。

本来，她们二人性别、地位、阶层
不同，虽同住一个县城，交集点少之
又少，可无巧不成书啊，他俩还就真
有故事发生了。

那天，臧申开着吸污车去一小区
抽化粪池的污物。抽着抽着，发动机
的声音变了，吸管开始抖动，这种情
况经常发生，臧申知道，吸管可能遇
到了粘稠的污物。每次遇到这种情
况，他只需往上薅一下吸管，吸泵就
能正常工作了。

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把吸
管薅出大半截，吸泵还是不工作，这
把他愁住了。装满污物的吸管很沉
重，放下去，前功尽弃。反正手弄脏
了，索性把吸管薅上来检查吧。他狠
狠心就用上了全身力气。谁知，吸管
上流下的污物正好被他踩上，又用力
过猛，一打滑身体失去了平衡，抱着
吸管的双手不由自主的向后扬去，手
套上粘满的肮物也因惯性呈抛物线
飞溅出去……

穿着干净得体的李洁去上班，刚
出楼道口，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她急忙捂着鼻子想快速离开，却正赶
上了那脏物的落点。脏物雨点般落
在她身上、脸上，干净惯了的李洁哪
遇见过这阵势，一下懵圈了，她瘫在
地上干呕着，带着哭腔嚷臧申：“我招
你惹你了？”臧申知道自己惹了祸，急

忙跑过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
故意的。”边说边去扶。这一扶不要
紧，李洁的身上脏物更多。连熏带
急，李洁竟昏了过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报警的，
有打120的，有指责臧申的，直到物业
公司经理来到现场，李洁被送到医院
时，臧申还傻傻地站在那里。

后来，李洁虽然没直接找臧申的
麻烦，可还是对物业公司表达了不
满。物业公司也有了态度，臧申因工
作失误，罚款1000元，臧申表示接受。
他俩的故事本该到此结束，可偏偏又
节外生枝。

一天早上，李洁正在卫生间洗
漱，忽听咕噜咕噜声响，一看，坐便器
里像开了锅一样，黄花绿沫的污物翻
着浪花直往上涌，不一会儿，就溢出
坐便器，淌满卫生间的地面，漫延到
客厅，整个室内臭气熏天。

李洁的头还没洗完，就尖叫着跑
出来，卷曲在沙发上带着哭腔给物业
公司打电话。

公司经理急忙安排修理工去抢
修，可那天修理工都派出去了，只有
臧申闲着，他只好去应急。

十多分钟后，臧申就按响了门
铃。

门开时，两个人都愣住了。臧申
的第一反应是想走人，而李洁的反应
却像见了亲人：“大哥，可把你盼来
了，都快急死我了！”臧申看着李洁乞

求和无助的眼神，没办法再拒绝。
他进屋后马上展开工作，安装好

通便机，把弹簧状的发条插入坐便器
中，打开开关，发条便振动和旋转起
来，不一会儿，发条头上就绞出了一
团肮脏的布团，坐便器通了。

“修好了，屋内你自己收拾吧。”
臧申提起通便机就要走，而蹲在沙发
上手脚还在哆嗦且一直干呕的李洁
简直是哀求了：“大哥，你行行好，帮
我收拾一下吧，你可能不知道，一遇
这样事情，手脚都动不了……”

看着李洁可怜巴巴的样子，臧申
心软了，放下手中的工具，闷头干起
来。他又是撮，又是擦，又是洗，整整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室内收拾
的干干净净。他用袄袖擦擦额头上
的汗，这才说：“李总，这回我可以走
了吧？”

室内的气味小了，李洁也缓过点
神来，但脸色依旧苍白。她从包里拿
出两千块钱，走过来就往臧申手里
塞：“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
你，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这点儿钱
你别嫌少，一定要收下。”

臧申脸一下红了，忙把手背过
去：“李总，这钱我不能要，我知道你
是咱们县的女强人，帮了很多人，说
实在的，我挺崇拜你的，做梦都想做
你这样的人，可咱的能力和实力不
行，为了讨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就得
干这没人争没人抢的活。今天，能为
咱们县最卓越的女强人服务，我也算

‘卓越’一回吧。可话说回来，咱俩还
真不适合相遇，相遇了，就卓而不

“悦”了。”臧申出了门，又急忙回过
身，“上次的事，真是对不起。”说完，
扮了鬼脸，笑着走了。

李洁楞在门口，连““谢谢”再见”
的客套话一同落在了脑后。

小小说

卓 而 不 越

我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就是
我的同桌。她个子不高，瘦瘦的，一张
瓜子脸上嵌着一对黑珍珠似的大眼睛，
滴溜溜的转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小
嘴，总是挂着微笑，头上扎着一条马尾
辫，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可爱极了。

她是一个热心的同学，记得一次美
术课，老师让我们画机器人。同学们都
认真地画了起来，只有我一笔未动。同
桌看到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便关心
地问我：“你怎么啦？为什么不画呢？”
我说：“我一点思路都没有，不知道从哪
画起。”她听后，对我说：“我来教你吧！”
于是她开始教我画机器人，先从头开始

画，然后是身体，最后是四肢。就这样
她教的认真，我学的仔细，很快两个活
灵活现的机器人就画出来了。

同桌不但热心，而且跑步很快。在
一次体育课上，老师让我们五百米赛
跑，我和同桌被分到了一组。老师吹响
哨子，我们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冲了出
去。比赛开始我始终保持第一，心想，

“我肯定能第一个冲到终点”，所以放松
了警惕。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同桌很快
就追上了我，得了第一。

这就是我的同桌又是我的好朋友，
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做最好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
■经棚第二小学安歌

“……西拉沐沦河边，牧歌响彻在
白云蓝天；茫茫黄岗梁林海，一望无
边。乌兰布统古战场，历史浮现在你我
眼前。阿斯哈图的岩石描绘着克什克
腾，美名天下流传……”

岁月总是与生活相伴，歌声总能和
土地相连。这首歌唱响了家乡的白岔
川。诸如“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
岔的铁蹄马”“人吃白面肉，马吃高粱
豆”等一系列典故都来自于那里。山山
水水中，隐藏着无数生态与人文密码，
记录着许多生态故事和人文故事，那片
世外桃源无疑就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
地。

白岔川流域山水相依，百十道河川
纵横交错。克旗地名志注解，“白岔”出
自于蒙语“拜察”之音译，我更愿意用

“百岔”来定义，百岔分明就是那里河川
的生态风貌。从白岔川的中上游的唐
房、高家树林、洞子、河落沟门到末端的
广义、大河隆、二地、阁老营子一带，路
边突兀的岩石，表面平滑，被一层叫做

“岩晒”的深褐色物质所覆盖，这为岩刻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近百公里的区域，
有岩画遗存大约9处48组200余幅。这
些岩画都隐蔽在比较陡峭的河谷山岩
之中，不容易被找到，总体保存完好，被
考古界称为“百里画廊”。

在白岔河流域教书时，曾经几次，
我陪同学者和专家们沿着河谷、顺着炊
烟升起的地方去搜寻岩文岩画。在阁
老营子后的沙山上，我们终于见到了白
岔河流域岩画的代表之作。山坡上的
缺口处，有一片深色的岩石裸露出沙土
表面，近前细看，在中间岩石的右下角
似乎有一只小鹿的画面，很不清晰。取
出一瓶矿泉水，倒在岩石的表面上。很
快，岩石中央立刻浮现出一只大鹿的图
形。

离白岔河流域五十华里的梁上南
漫甸，有我住过的老屋，有我喝过的井
水。

三年前的春天，我回过一次故乡的
老屋。几近坍塌的老屋还是梦中原来
的样子，线条不粗印象却是那么清晰，
只是没有了人间烟火气，像一张素描
画，枯瘦而冰凉地立于衰草丛中。周围
的几家农舍，虽然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
几次拆建，也看不出比老屋漂亮到哪
里。村中有一口老井。听同村的老人
说，那眼井有130多年的历史。老井不
深，仅有3米，取水用不着辘轳，在水桶
横梁上直接拴上绳索，就能直接提水。
从井底到井口全部是用石头砌成的,是
全大队最浅的井。一百多年前，我爷爷
闯关东来到这个村庄时，为解决村民的
吃水问题，种地的大户人决定在村中打
井。选好井的位置后，农闲时分，全村
的庄稼汉拿出自家的绳索、箩筐、锹镐、
锤子和钢钎，打下了那口井。

凡来尘往，花开花落。二十多年
前，我破釜沉舟式地离开那个炊烟升起
的地方，走到了遥远的千里之外。昔日
白岔河畔的镜头，从点点滴滴到大片大
片，凝固定型后一直珍藏在内心深处。
不管荣耀还是落魄，不管繁华还是孤
寂，老村里老屋老井的影像始终如影随
形。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
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耳熟能详的《敕勒歌》对敕勒川的
阐述就是我在青涩时期对内蒙古西部
地区的全部想象。

那么，敕勒川究竟在哪里？有人的
说敕勒川在山西省朔州宁武一带，有人
说敕勒川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
平原，各有各的道理。从内蒙古东部来
到内蒙古西部后，借工作之便，我查阅
了大量地方史资料。我更乐见和认可
内蒙古的广大阴山地区就是《敕勒歌》
所描绘的敕勒川。即西起甘肃东经包
头、呼和浩特一直延伸至乌兰察布。

我只所以将乌兰察布也认定成敕
勒川，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乌兰察布会

盟时管辖的区域之大超乎你我的想
象。黄河河畔、土默特、大青山之巅、和
林格尔、四子王、察哈尔右翼三旗均有
所属；二是乌兰察布一半的土地面积都
横陈于阴山之下，其滩涂沃野更是北魏
时期敕勒新民的农桑之地。

敕勒川是梦的海洋。从蒙东来到
蒙西，我挨着杭宁达莱山边的一个小区
里住下来。看着山顶公园的万亩绿色，
听着随风而来的阵阵林涛，望着崔嵬雄
奇的红格尔图战役纪念碑，午夜凝望南
边善福寺或明或暗的点点灯光，守望在
山底下，整整二十年。在这里，我度过
了人生最昂贵的二十年。在这里有成
功也有失败，有欢笑也有苦闷，更重要
的是，有了一家三口平凡日子的点点滴
滴。人生就像一场没有返程的旅途。
我曾无数次地想，人生路上不停行驶，
甚至备受煎熬，如果携程回忆录，定将
如同回放一部影像，昔日如风似雨的少
年，如今已鬓发花白；昔日满面红光的
青年，如今已满脸皱纹，满目萧然。

由于敕勒川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土
壤条件，这里的莜面、牛羊肉、奶食各有
芬芳。在广袤无垠的敕勒川，无论你身
置何地，都会闻到天空飘过来的奶茶之
香。奶茶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贞观年间，奶茶的浓烈香醇成就了敕勒
川特色独具的乳香文明。当奶香再次
通体遍袭之际，我仿佛听到了阿贵庙的
经读声。

敕勒川是一片移民的风土。明末
清初，山西、河北、陕西衣衫褴褛的灾
民，拖儿带女地走出“杀虎口”，历尽艰
辛来到了敕勒川这块风水宝地。敕勒
川用它博厚爱子一样的胸怀，饱揽接纳
了所有逃来的难民，并赐予饥民青稞野
菜，黄泥粗碗，耕牛牧野，清水肥田，毡
包居所。“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是西
口外好收成……不走西口怎能行”北方
二人台撕心裂肺的唱词让我深刻体会
到了“走西口”移民对“生”的渴望。在
那烟尘滚滚的岁月里，敕勒川用宽厚的
胸膛庇护了晋陕冀难民，用仁爱之手擦
干了移民们的满脸泪花。继后移民们
又经过若干年默默无闻的拼搏和奋斗，
回馈给了敕勒川的日月繁荣。

敕勒川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
地。在这片声色飘香的热土上，长城遗
址分布极为密集。敕勒川的地区的长
城遗址坦荡空旷，不但是中华民族与生
俱来的伟大瑰宝，而且还是宇宙世界

“人定胜天”的奇迹创造；它纵横驰骋，
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图腾，而且还
是中华儿女“寸土必争”的胆略和豪情；
它卧虎盘龙，不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华几千年文明
的缩影。

爬上巍巍阴山，站在长城古老的遗
址上，迎着猎猎卷旗的西风，拣拾起一
片片秦砖汉瓦，揣摩研读那段深藏在碎
瓦片下的陈年往事，不经意之间，风景
就成了奔流的大江大河。如今再次翻
开历史的画卷，我们重新领略敕勒川那
光彩艳人肌肤的同时，更能深刻地体会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本质内涵，内心总会泛起层层道道的涟
漪。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花的世界、梦
的海洋，是成长过程中望得见的山、看
得见的水，是魂牵梦绕的粗茶淡饭、老
屋古井和鸡鸣犬吠；乡愁更是原乡给我
们灌注的底气、精神和魂魄。我们听

《天下最美》，我们品《敕勒歌》，就是要
记住乡愁、留住乡愁。人生需要多次远
行，才能懂得它的真正要义。二十多年
蒙东到蒙西之间的来来回回，我成了汽
车站、火车站、宾馆和旅店的常客。年
轻的时候，为了看沿途的风景，我们向
往闯荡。以为到一个地方闯荡，便是厚
积薄发的意义，后来才明白，原来闯荡
就是山一程，水一程的找寻，寻找滋润
心里的那份儿麻醉，诗和远方永远都在
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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